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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李丹1，周嘉2,3，战大庆2,3

（1. 黑龙江工程学院测绘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2. 哈尔滨师范大学/寒区地理环境监测与空间信息服务黑龙

江省重点实验室，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3. 黑龙江省寒区生态安全协同创新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以黑龙江省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5 年 5 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 GIS 手段和

地理探测器模型，确定 1980—2015 年 4 个时期黑龙江省耕地变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

表明，1980—2015 年黑龙江省耕地数量总体增加，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各时期耕地

数量变化具有明显差异，以 1990—2000 年耕地数量变化最多。各时期耕地变化空间差异特征明显。1980—

2015 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耕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区域集中在三江平原和松

嫩平原地区。各时期驱动因子的解释能力不同，人口数量、政策因素、GDP 以及城镇化水平是解释能力较强的

驱动力因子。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各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的，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

线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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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

作用于生态环境所呈现出的最显著形式，也是全

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领域[1,2]。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耕地面积的大幅改

变[3~5]。国外学者针对耕地动态变化及其驱动机制

做了大量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通过建立回归模

型分析耕地利用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缺

乏经济发展对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系统不

尽完善[6,7]。国内学者关于耕地动态变化的研究发

现，20 世纪 80~90 年代全国的耕地总量呈增加趋

势，但东部沿海高质量耕地逐渐减少，黑吉辽与内

蒙古地区水田转变成旱地的比例增加明显且耕地

面积不断扩大[8]；在对驱动因素的研究中，发现人

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科技水平提高是

主要的驱动因素[9~11]。黑龙江省是中国耕地面积最

大的省份，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水稻、大豆、

玉米主产区，黑土资源丰富，农业基础雄厚 [12]。

2018 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总产

量达到 7.5×1010 kg，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

全国第一位[13,14]。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江省考察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肩

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耕地资源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对粮食生

产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时耕地资源变化的单因子

及复合因子对粮食产量均产生较大的影响，粮食

生产能力的提高应根据驱动因子的不同特征制定

具体措施[15]。从时空变化的角度对耕地变化进行

系统总结并确定其驱动因素，对于制定农业发展

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国内学者分别对江西

省[16]、湖北省县域[17]、上海郊区[18]、长株潭地区[19] 以

及蒙古国[20] 等地区的耕地利用时空变化进行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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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然而针对重要粮食主产区的省域尺度研究较

少，针对黑龙江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耕地集约

利用 [21,22]、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等方面 [23]，而根据长

时间序列数据，针对全省范围的耕地时空变化及

影响因素鲜有研究，本研究以黑龙江省 1980—
2015 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 GIS 手段

和数学模型，系统梳理黑龙江省近 35 a 不同时段

的耕地时空变化特征，并确定其驱动因素，为黑龙

江省耕地保护及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成果对于保护黑土区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具有参考价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东部和北部以乌

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河与俄罗斯为邻，西接内蒙古

自治区，南连吉林省，地理位置位于 43°25 ′~
53°33′N，121°11′~135°05′E，跨 10 个纬度，14 个经

度，南北长约 1 120 km，东西宽约 930 km，总面积

47.3 万 km2（含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是中国位置

最北、最东，纬度最高的省份。黑龙江省西部属松

嫩平原，东北部为三江平原，平原占全省总面积的

37.0%，北部、东南部为山地，平均海拔 50~200 m。

气候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黑龙江省辖哈尔滨

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黑

河市、绥化市、伊春市、鹤岗市、鸡西市、双鸭山市

和七台河市 12 个地级市，以及 1 个大兴安岭地区。

黑龙江省是中国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位于世界

四大黑土区之一的中国东北黑土区，农业集约化

程度高，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2016 年总人口

为 3 799.2 万人，国民生产总值总量为 15 386.1
亿元[24,25]。本文研究区以实际地理位置为基础，不

包括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研究区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2015 年 5 期土地利用数据库为基础，提

取用地类型信息。土地利用数据库来源于中国科

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
cn）的 1 km 栅格数据集，该数据集基于美国陆地

卫星 Landsat TM 遥感影像，利用中国资源一号卫

星（CBERS—1）、环境 1 号卫星（HJ—1）的 CDD
多光谱数据作为补充，采用土地资源信息全数字

人机交互遥感快速提取方法，建立的全国土地利

用变化数据集。并且通过大量野外调查数据进行

随机精度验证，土地利用分类综合精度达 91.2%
以上。其中土地资源信息全数字人机交互遥感快

速提取方法，是一种基于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

（RS/GIS）在个人与专家经验主导下的遥感影像人

工解译方法，其具有可视化分析、方便快捷、所见

即所得等特点[26,27]。

驱动力因子数据主要来源于黑龙江省统计局

(http://tjj.hlj.gov.cn/)（GDP、人口数量等）、地理空

间数据云（DEM，通过 DEM 数据获取坡度、坡向）

等。政策因素根据黑龙江省农业地域规律[28]，将黑

龙江省农业分为 4 个大区：大小兴安岭林区，三江

平原农牧区，张广才岭老爷岭林农区，松嫩平原农

牧区，依据各区种植结构及相应的农业政策分别

赋值 1、2、3、4。 

1.3    研究方法 

1.3.1    耕地利用动态度

耕地利用动态度能够反映一个地区耕地转入

转出的活跃程度[29]，计算公式如下：

K =
Ub−Ua

Ua

× 1
T
×100% （1）

式中，Ua、Ub 分别表示研究初期和末期耕地的面积；

T 为研究时段；K 为 T 时段内耕地动态变化度。 

1.3.2    地理探测器模型

本研究主要利用分异因子探测器以及交互作

用探测器，定量分析黑龙江省耕地利用时空变化

的驱动因子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30]，地理探

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一种能够探测地理

要素空间分异性及其驱动因子的统计学方法，被

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方

面的研究中[31~33]。具体模型如下：

q = 1−

∑L

h=1
Nhσ

2
h

Nσ2
= 1− S S W

S S T
（2）

S S W =
L∑

h=1

Nhσ
2
h, S S T = Nσ2 （3）

σ2
h σ2

式中，SSW 是层内方差和，SST 是全区总方差。L
是变量 Y 或因子 X 的分类；Nh 为层 h 单元数，N 为

全区的单元数； 为层 h 的 Y 值方差， 为全区的

Y 值方差。q 的范围是 [0, 1]，q 的数值越大说明耕

地变化 Y 的空间分异性就越明显。如果分类是由

因子 X 造成的，则 q 值越大表示因子 X 对耕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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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属性 Y 的解释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2    结果与分析
 

2.1    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 

2.1.1    耕地数量结构变化

利用 ArcGIS 分别计算出黑龙江省 1980 —
2015 年 4 个时期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提取出各

时期耕地转入转出面积，得到研究区耕地数量结

构变化表（表 1）。由表 1 可知，1980—2015 年黑龙

江省耕地数量总体增加，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

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各时期耕地数量变化

具有明显差异，1990—2000 年耕地增加面积为

20 929.05 km2，增加量比其他 3 个时期的总和还多，

其中以林地转入耕地数量最多，其次为草地。第二

个耕地面积增加数量较多的时期为 1980—1990
年，耕地转入 10 529.07 km2，主要来源是未利用地。

2000—2010 年，2010—2015 年耕地增加数量相近

且数量不大。耕地转出数量总体不大，4 个时期差

距不明显。 

2.1.2    耕地空间分布变化

为进一步明确黑龙江省 1980—2015 年耕地

变化的空间位置，将各时期土地利用图进行 inter-
sect 空间叠加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980—1990 年，

耕地变化主要发生在研究区东部，以东部地区的

未利用地向耕地的转化最为明显，其次为东南部

的林地向耕地的转化，以及西部的草地向耕地的

转化。1990—2000 年，耕地空间变化地域分布特

征明显，形成了以西部草地向耕地转化，中部林地

向耕地转化，东部未利用土地向耕地转化的空间

分布格局。2000—2010 年耕地变化空间格局呈分

散状，耕地变化在各区均有发生，没有明显的集中

区域。2010—2015 年，耕地变化空间分布仍为分

散型，分散程度低于 2000—2010 年，并且在东部

有一个较小的相对集中的林地和未利用地向耕地

的转化区域。 

2.1.3    耕地利用动态度

为了进一步确定耕地在各时期动态变化的活

跃程度，引入耕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计算各时期耕

地利用动态度指数，并利用 ArcGIS 自然断点法将

其分为三级，一级最高，三级最低，从一级到三级

耕地变化活跃程度逐渐降低（图 1）。
由图 1 可知，1980—1990 年黑龙经省耕地变

化活跃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东部的佳

木斯市、双鸭山市、鸡西市与西部的齐齐哈尔市耕

地利用动态度为一级，耕地变化主要以转入为主。

中部的黑河市、哈尔滨市、鹤岗市、牡丹江市耕地

利用动态度为二级，耕地变化也主要表现为转入。

大兴安岭地区，大庆市、绥化市、伊春市、七台河市，

动态度为三级。1990—2000 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

动态度级别较高的依然为东部和西部地区，但是

 
表 1    1980—2015年黑龙江省耕地数量结构变化表

Table 1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structur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1980-2015
 

转换方向 类型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15年

面积/km2
变化比例/% 面积/km2

变化比例/% 面积/km2
变化比例/% 面积/km2

变化比例%

耕地转入 林地→耕地 2 576.47 21.5 9 134.62 38.6 1 342.28 22.3 902.78 27.5

草地→耕地 2 993.90 25 6 924.82 29.3 725.85 12.1 387.17 11.8

建设用地→耕地 135.01 1.1 246.71 1.0 176.34 2.9 105.01 3.2

水域→耕地 73.87 0.6 475.62 2.0 177.82 3.0 157.17 4.8

未利用地→耕地 4 749.82 39.6 4 147.28 17.5 1 351.50 22.5 1 074.83 32.7

合计 10 529.07 87.8 20 929.05 88.4 3 773.79 62.8 2 626.96 80

耕地转出 耕地→林地 376.20 3.3 1 035.55 4.4 940.17 15.6 101.62 3.1

耕地→草地 265.75 2.2 421.72 1.8 577.62 9.6 70.84 2.2

耕地→建设用地 290.84 2.4 351.52 1.5 261.03 4.4 309.93 9.3

耕地→水域 70.84 0.5 257.72 1.2 144.52 2.4 41.85 1.3

耕地→未利用地 454.12 3.8 639.23 2.7 314.59 5.2 135.10 4.1

总计 1 457.75 12.2 2 705.74 11.6 2 237.93 37.2 659.3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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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所变化，一级动态度增加了哈尔滨市和黑

河市。大庆市，绥化市，双鸭山市和牡丹江市耕地

利用动态度为二级，其中绥化市和大庆市由 1980—
1990 年的三级动态度提升为二级。大兴安岭、伊

春市、鹤岗市和七台河市耕地利用动态度为三级，

鹤岗市由 1980—1990 年的二级动态度降为三级。

黑龙经省 2000—2010 年耕地利用动态度一级的

城市包括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和哈尔滨市，一级

城市个数明显小于上一时期。黑河市、绥化市、大

庆市、牡丹江市和双鸭山市耕地利用动态度为二

级，其中黑河市由 1990—2000 年的一级动态度降

为二级。大兴安岭、伊春市、鹤岗市、七台河市和

鸡西市耕地利用动态度为三级，其中大兴安岭地

区仍然保持较低水平，鸡西市由 1990—2000 年的

一级动态度降为三级，相比较于前 2 个阶段耕地

利用动态度下降明显。黑龙江省 2010—2015 年耕

地变化活跃程度下降，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利用动

态度都为三级，包括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伊春

 

图 1    黑龙江省 1980—2015 年耕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Fig.1    Th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dynamic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198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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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庆市、哈尔滨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

市、牡丹江市、鸡西市，其中哈尔滨市由 2000—2010
年一级动态度降为三级，降幅明显；大庆市、黑河

市、牡丹江市和双鸭山市由 2000—2010 年二级动

态度降为三级。齐齐哈尔市、绥化市耕地利用动态

度为二级，其中齐齐哈尔市由 2000—2010 年一级

动态度降为二级。佳木斯市的耕地利用动态度为

一级，仍然是黑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度最高的市。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4 个时期耕地利用动

态度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1990—2000 年

是耕地利用动态变化最为活跃的时期，2010—
2015 年为最不活跃时期。佳木斯市在 4 个时期均

为一级动态度，大兴安岭和伊春市在 4 个时期均

为三级动态度。耕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区域集中在

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区。 

2.2    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驱动因素 

2.2.1    驱动因子探测

耕地的时空分异演变受到自然、经济、社会等

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人口数量（X1）、农业机械化

程度（X2）、城镇化水平（X3）、高程（X4）、坡度（X5）、

政策因素（X6）、GDP（X7）7 个驱动因子，来探测这

些驱动因子对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的影响机制。

使用 ArcGIS10.2 软件对影响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

化的驱动因子进行类别划分，同时运用地理探测

器模型，通过因子探测器获得 1980 —1990 年、

1990—2000 年、2000—2010 年、2010—2015 年耕

地变化驱动因子的影响强度即地理探测器的 q 值，

q 值越大则对耕地变化的的解释能力越强（表 2）。
由表 2 可知，1980—1990 年耕地变化驱动因

子按从大到小排序为：q（X1）、q（X2）、q（X3）、q（X7）、

q（X4）、q（X6）、q（X5）。其中人口数量起到主导作用，

GDP、农业机械化程度、城镇化水平都具有较强的

解释力。1990—2000 年耕地变化驱动因子按从大

到小排序为：q（X1）、q（X2）、q（X3）、q（X7）、q（X6）、

q（X5）、q（X4）。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人口数量，

解释能力较强的因子依然与上一个时期相同，但

这一时期驱动因子的解释力较上一时期都有明显

提高，耕地变化也是最剧烈的。2000—2010 年耕

地变化驱动因子按从大到小排序为：q（X6）、q（X7）、

q（X3）、q（X2）、q（X1）、q（X4）、q（X5）。起主导作用的

因子由前 2 个时期的人口数量变为政策因素，其

他有较强解释力的因子为城镇化水平与 GDP。人

口数量在这一时期趋于稳定，不再对耕地有较大

的影响，21 世纪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退耕还林”与

“退耕还草”相关政策，对耕地的演变造成了影响。

2010—2015 年耕地变化驱动因子按从大到小排序

为：q（X3）、q（X7）、q（X2）、q（X6）、q（X1）、q（X4）、q（X5）。

该时期主导因子为城镇化水平，另外具有较高解

释力的是 GDP 与农业机械化程度，其他几个因子

在这一时期的解释力都较低，耕地的演变趋于平稳。 

2.2.2    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

黑龙江省耕地时空变化情况是由多种驱动因

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运用地理探测器的交互作用

探测器来获取 1980—1990、1990—2000、2000—
2010 和 2010—2015 年各个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

变化的交互作用（表 3，图 2）。
1980—1990 年耕地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大多

数为双因子增强与非线性增强（图 2a，表 3），没有

单独起作用的因子，其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的因子

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人口数

量、城镇化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等，都为非线性增

强。城镇化水平−GDP、人口数量−GDP、农业机械

化程度−GDP、高程−人口数量、高程−农业机械化程

度为双因子增强。GDP、人口数量和农业机械化程

度可以增强各个驱动因子的对耕地时空变化的解释。

1990—2000 年各个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交

互作用大都为双因子增强（图 2b，表 3），非线性增

强较少，解释力强的有人口数量−GDP、农业机械
 

表 2    1980—2015年驱动因子作用强度 q的变化趋势

Table 2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driving factor action intensity q from 1980 to 2015
 

年份 X1 X2 X3 X4 X5 X6 X7

1980—1990 0.183 6 0.176 8 0.154 5 0.103 7 0.086 2 0.093 9 0.147 1

1990—2000 0.303 5 0.284 0 0.273 2 0.182 7 0.205 6 0.266 9 0.269 7

2000—2010 0.105 4 0.213 7 0.237 5 0.062 9 0.043 8 0.265 9 0.254 6

2010—2015 0.008 6 0.135 2 0.173 6 0.006 1 0.004 7 0.013 2 0.152 9

　注：X1为 人口数量；X2为农业机械化程度；X3为城镇化水平；X4为高程；X5为坡度；X6为政策因素；X7为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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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GDP、城镇化水平−人口数量、农业机械化

程度−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政策因素。其中人口数

量和 GDP 仍为解释力较强的因子，人口数量和 GDP
在这一时期还是对耕地的变化有显著的影响。

2000—2010 年各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

交互作用与前 2 个时期相同（图 2c，表 3），仍然还

是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其中有较强解释力

的交互因子是人口数量−GDP、高程−政策因素、高

程−GDP、坡度−政策因素、城镇化水平−高程等，都

是非线性增强。政策因素−GDP、城镇化水平−GDP、
农业机械化程度−政策因素等为双因子增强。政策

因素和城镇化水平在这一时期可以增强各因子对

耕地变化的解释。

2010—2015 年各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交互

作用仍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图 2d，表 3）。
其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的交互因子是城镇化水平−
GDP、城镇化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机械化

程度−GDP、城镇化水平−政策因素、城镇化水平−
人口数量等，都为双因子增强。坡度−GDP、政策因

素−GDP、农业机械化程度−人口数量、坡度−农业

机械化程度、高程−农业机械化程度等为非线性增

强。在这一时期 GDP、农业机械化程度与城镇化

水平可以增强各驱动因子的解释力，城镇化水平

与 GDP 对耕地的变化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综合利用 GIS 空间分析与耕地利用动态

度，确定 1980—2015 年 4 个时期黑龙江省耕地变

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确定

影响黑龙江省耕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

相互关系，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 1980—2015 年，黑龙江省耕地数量总体增

加，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

 
表 3    1980—2015年驱动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Table 3    Driving factor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from 1980 to 2015
 

驱动因子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15年

高程−坡度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城镇化水平−高程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高程−人口数量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坡度−农业机械化程度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坡度−人口数量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城镇化水平−坡度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高程−农业机械化程度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城镇化水平−人口数量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城镇化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农业机械化程度−人口数量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高程−政策因素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坡度−政策因素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城镇化水平−政策因素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人口数量−政策因素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农业机械化程度−政策因素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高程−GDP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坡度−GDP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城镇化水平−GDP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人口数量−GDP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农业机械化程度−GDP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政策因素−GDP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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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耕地数量变化具有明显差异，以 1990—
2000 年耕地数量变化最多。各时期耕地变化空间

差异特征明显。

2） 1980—2015 年，黑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度

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1990—2000 年是耕

地利用动态变化最为活跃的时期，2010—2015 年

为最不活跃时期。耕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区域集中

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区。

3） 驱动力因子在不同时期的解释能力表现：

1980—1990 年与 1990—2000 年，驱动因子中人口

数量的解释能力最强；2000—2010 年，政策因素

和 GDP 解释能力最强；2010—2015 年，城镇化水

平为主要驱动因子。

4） 各时期起主要作用的驱动因子不同，没有

能够单独起作用的因子，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

化的影响是通过各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的。

不同时期驱动因子对耕地时空变化的影响具有差

异性。1980—1990 年和 1990—2000 年驱动因子

间的交互作用多表现为双因子增强。2000—2010
年和 2010—2015 年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多表现

为非线性增强。 

3.2    讨论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土地、水资

源过度开发，致使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受到了巨

 

图 2    黑龙江省 1980—2015 年因子交互贡献率

Fig.2    Interactive contribution rate of factor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198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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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粮

食的生产大国，更是粮食的消费大国，用仅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总人口 22% 的全体中国

人，粮食生产资源短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

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34~36]。粮食自给能力是

目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关注的重中之重，而耕地

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37,38]。黑龙江省作为中

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黑龙江省耕地利用的时空

变化来看，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1990—2000 年

为耕地变化数量最多且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

期的主要驱动力因子为人口数量，说明在 2000 年

以前，人口数量的增加对耕地的需求较高，粮食生

产需要满足人口增长的刚性需求。2000 年以后，

政策因素起到主要作用，依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等耕地保

护政策[39]，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高度重视耕地

保护工作，为耕地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

在空间特征上，黑龙江省耕地变化主要以西部的

松嫩平原和东部的三江平原比较活跃，并且随时

间变化，具有分散的发展趋势。根据这一特点，可

以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同

时，进一步探讨耕地利用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依据

耕地时空分异特征调整粮食种植结构，达到确保

粮食安全的目的。

本研究分析黑龙江省 1980—2015 年耕地变

化的时空特征以及驱动因素，受数据获取等原因

的限制，所选取的驱动因子数量较少，只选择了代

表性较强的驱动力因子。同时，按照 10 a 一个时

间段为标准划分时段，时间尺度的确定需要进一

步精准，通过确定准确时间空间尺度研究耕地利

用变化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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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tecting cultivated land and guaranteeing national food se-
curity to thoroughly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land use data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1980, 1990, 2000, 2010 and 2015, this article determ-
ined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 in Hei-
longjiang Province in the four periods from 1980 to 2015 by using G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1980 to 2015, the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creased, and the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mainly came from forest land, grassland and unused land. The vari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in each period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with the largest variation from 1990 to 2000.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 in each period was obvious.  From 1980 to 2015,  the dynamic degre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and the re-
gions  with  active  dynamic  degre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Sanjiang  Plain  and
the Songnen  Plain.  The  explanatory  ability  of  drivers  factors  are  different  in  each  period.  Population  size,
policy factors,  GDP and urbanization level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with  strong explanatory  ability.  The influ-
ence  of  driving  factors  on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which is manifested as double factor enhancement and nonlinear enhancement.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land us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driving force;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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